千年神話的寂寞

一年　　兩年　　三年

十年　　百年　　千年

即使用永恆的時間來等待

我也想．．．

再見妳一面．．．．．．

　　雙眼睜開，又是這個夢，我對這個夢境十分清楚，因為我已經不知道夢過幾回了，在夢境中，有著一片大海、一個男人、一隻朱紅色的鳥，雖然是我的夢，但主角卻不是我，原因我也不明白，只是非常熟悉，這個夢感覺很哀傷，每次夢見那個男的總是朝著海的彼端走去，感覺上像在追尋著某個人，我不確定，因為我只看到在海的彼端，有個模糊的身影，只可惜，不論那男的如何努力，卻始終無法看清他所追尋依人的容顏，縱使前方是無盡的海，他仍視若無睹，只想追上遠方的依人，而在他的身邊，那隻朱紅的的鳥總是盤旋其周，似乎有意阻止他的前進，聽著那哀怨的呢喃，更顯得悲淒。

　　這個夢沒有結果，因為每次都到這之後，我就醒來了，我是不怎麼在意，因為那都只是夢境，而且都已經出現那麼多次了，現在唯一能夠讓我有興趣的，是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一直帶在身邊一張年代頗久的殘頁，我想它原本應該是屬於某古冊的，只是不知原由的會在我的身上，雖然我對其內容甚感興趣，但是卻始終無法找到這本古冊，我不知道查過了多少資料，結果仍是……無可奈何之下，我只好繼續盲目的碰運氣，我私自將這篇殘頁取了個名字，我稱之為“古神殘卷之一”，為何會是「之一」呢？因為這是我讀過之後的感覺。
〝上古時代

黃帝之義女　　女魃

黃帝之座下　　應龍

兩者皆是黃帝心腹愛將

為黃帝立下無數戰功

某日

應龍因觸犯天條

遭眾神囚於無神樹頂

女魃聞之

便行至無神樹

終日以琴撫慰應龍心靈

只可惜

無神樹何其高

應龍、女魃兩人始終不見對方之容顏

．．．．．．．．

．．．．．〞
　　手上的殘卷，內容只到此為止，雖然不知道其後續如何，但我知道，這故事一定十分淒美，因為每次看著殘卷內容，心中都會有股淡淡的憂傷，而且我也會不自覺想起夢中的男子，雖然這兩件是沒有關聯性，但是卻給我一種好陌生、好陌生的熟悉感，感覺上似乎故事的主角就是我一般，但是應該不可能啊！黃帝的年代離我何其遠，還是說．．．這就是所謂的前世因果嗎？

一失足成千古恨
　　走在未知的路上，是無限的希望，旅行，是最好的詮釋，一個人的旅行，不只是我的喜好，更是我對「古神殘卷」的運氣，來到神州大陸上的長安，因為是自助旅行，所以旅費常常見空，連帶著肚子也放空了兩天，但是我現在有件比吃飯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正前方－十二點鐘的方向，一齣亙古不變的街頭戲碼，兩名不良的正在欺負一名妙齡少女，我這個人最好打抱不平，雖然兩天沒吃飯，但是我想應該還不成問題，一個箭步向前、一番理論、一個衝突、一記格擋，趁隙叫那名女子逃走，而我撂倒其中一名惡少之後，也趁亂出走了，兩刻鐘之後，我還是沒吃到飯，不僅如此，剛剛那兩名惡少竟然找了十幾個朋友，想要向我討回公道，雖然打架靠腦袋，但是人數一多還是沒辦法，所以一個瞄頭不對，我二話不說立刻腳底抹油，這時我想說往人多的地方去，正好前方頗為熱鬧，我想都不想就鑽了進去，甫進入，就聽到一曲清幽的歌聲，我從隔壁的兄台得知，原來這為美聲女子，正是名震神州的長安第一名伶，藝名為『海棠』，而其容貌亦是十分亮麗，讓我也是驚艷三分，而我這才知道原來自己身處青樓之中，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沒時間管那麼多了，我還在逃命呢！來到了二樓，我開始懷疑今天的運氣不是很好，因為沒有一間房間是不上鎖的，難道真的是天亡我也？心中只剩下絕望的我，看見盡頭的房間透的些許光亮，而且房門也微開三分，欣喜若狂的我似乎看見了救命符一般，當下就是衝進房中，並將房門鎖上，一進入這個房間，印入眼簾的竟是精緻非常的光景，看來就算是青樓女子，其房間也不輸給那些千金小姐，但是再漂亮的房間，也比不上逃命流失的體力，以及兩天沒吃東西的怨念，我需要食物！！我看到了！一大堆鮮嫩多汁的水果，放在大圓桌上，等著我去吃，肚子老兄阿，別再叫了，馬上就有東西吃了。
一刻鐘之後

　　滿足已無法表達我的感覺，我從來沒有吃過如此美味的水果，嘿嘿～我果然沒找錯地方，不小心吃了太撐，休息一下吧～
「呀～你是誰？你怎麼在我的房間？」

　　迷糊之中我聽見這聲驚訝，雙眼睜開，映入眼簾的是一雙杏眼，這雙眼睛的主人是一名正值花樣年華的女子，感覺上好像在哪看過，話雖然此，我還是立刻驚醒過來，看來眼前的女子應該是房間的主人，這時我看清楚了，原來眼前的女子就是我剛剛看見的「長安第一名伶」的『海棠』小姐，不過她這時的裝扮，是比較輕鬆休閒的形象，跟方才的感覺有種天壤之別，
但也讓人有著另一種的心動,不過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我還是先想辦法安撫她
『呃……不是…那個我…』

「你不知道隨便進入女孩子的房間是很失禮的嗎？」

『我知道…但是我…』

「你幹麻那麼緊張阿～你是怕我大叫嗎？還是說～你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啊？」

『哼！這種地方有什麼特別的，不就是水果好吃，還有床很軟而已。』

「哦～是嗎？」

她開始靠近我

『不…不然咧？妳以為我喜歡來啊？』

我開始後退

『還有…妳不要再靠過來了…妳再過來我就…』

她持續靠近，我持續後退

「你就怎麼樣啊？」

『我就不保證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啊？」

她已經來到我的面前了

突然間～

啾～～

（嗚哇啊啊～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你．還．太．嫩．了」

　　我還來不及反應，就受到一記強力的踢擊，我整個人飛出了房間，真想不透一名女子哪來那麼大的力氣，摔到街上的我有些狼狽，不過還好只有二樓，身體沒什麼大礙，而且那幫惡少也不見了蹤影，拍了拍身上的塵土，我當下決定要趕緊離開，這城市令我身心疲憊，才剛要出城門關口，卻聽到背後有人在叫我，而且那聲音有點耳熟，我回首一看，我的天阿！我看見海棠提著一包行李向我走來，我突然好想逃走…
「唉唷～你怎麼走那麼快，都不等我。」

『等妳？我為什麼要等妳？』

「咦？你怎麼可以不等我，你不是很喜歡我嗎？」

『喜歡妳？別逗了，妳這話說出去，恐怕我會有生命危險。』

「別害羞嘛～你連定情物都給了我不是嗎？」

『定情物？什麼定情物啊？』

「還裝，不然你看這是什麼？」

她手上拿著我的＂古神殘卷＂

『小姐，我想妳搞錯了，那個是妳把我踢出窗外時，不小心掉出來的，
我還要謝謝妳拿來還給我。』

「不行，這個是我撿到的，而且我喜歡這個故事。」

『不然妳想要怎麼樣？』

「讓我跟你一起走。」

『那可不行，我習慣一個人了。』

「又沒關係，兩個人才有伴啊～」

『妳是女孩子，恐怕不方便…』

「我又不介意」

（吼～妳不介意，我介意啊！）

『可…可是路上會遇到危險。』

（遭了，我開始口吃了）

「我不怕，我會自己注意的」

『可是我過得是餐風宿露的生活，很辛苦的喔。』

「那正好，我早就想出去冒險了，反正京城我也待煩了。」

『妳…我…這…』

（我無言以對了）

「好了，就這麼決定了，來自我介紹吧！我叫海棠，是長安第一名伶！」

『……我叫楚歌，字君河，只是個普通的旅行家。』

「那我們走吧～親親君河～」

（等等！這是什麼稱呼啊！？）

一段不尋常的緣分開始了～～

最真實的海棠
　　一樣未知的旅途，一樣無限的希望，唯一不一樣的是…輕鬆的腳步多了些沉重，愉快的心情多了些無奈，我聽見了……那令我沉重無奈的聲音。

「君河你看，這個髮簪適合我嗎？」

『我說小棠啊～就算妳不為我的身體著想，妳也為我們旅費著想吧』

「唉喲～才那麼點東西，不要緊的啦～」

（我的天啊！這些叫做一點東西？我身上的行李有一半都是她的耶！
而且有日漸增加的現象…）

『在這樣下去，我看哪天旅費不夠時，我就把妳賣掉籌旅費。』

　　話語一出，瞬間，小棠原先欣喜的消失了，我心理暗自叫一聲慘，我竟然想把她當作物品賣掉，我忘記她本身是……我看小棠手中的琵琶越握越緊，我想我逃不掉了，這是我在和小棠一起開始旅行後，所練就的危機警覺，小棠平時人是很好的，但是只要觸碰到她的那些點，立刻就是琵琶伺候，起初我還不知道，被修理的很慘，但是就算我知道那些徵兆，卻還是沒法躲過，因為…看看自己身上的負擔就知道了，所以…現在的我，已經抱著必死的決心了，閉上雙眼，靜靜的等待審判的來臨，時空寂靜了片刻，沒有動作，我懷著驚訝、疑惑和恐懼，慢慢的睜開雙眼，小棠還是在我面前，只是手中的琵琶已經放下，我們倆四目相接，我從她的眼中讀出了滿滿的哀愁，突然之間，小棠竟是頭也不回的轉身就走了，
『小棠…別走阿…我向妳道歉嘛～』

小棠沒有理我，但我也不敢追上她，不過小棠似乎也沒有想逃開的意思，只是靜靜的走著，看著她的背影，突然有種好孤獨的感覺，此時我的心中滿是愧疚，小棠就這樣來到了一處較為無人的河畔，她慢慢的停了下來，
「君河，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在青樓嗎？」

（還好，她還肯跟我說話，聽語氣應該是沒有生氣吧…）

她轉過身來看著我，我看著她搖搖頭，

「我雖然生在長安，但是從小就被父母拋棄，是嬤嬤收留我的，嬤嬤對我很好，她沒有逼我要和客人陪笑，她把我拉拔到這麼大，卻不要我回報，她是真的把我當作親生女兒般，我不能這樣忘恩，在我百般要求後，嬤嬤才答應讓我在青樓中賣唱，你知道嗎？嬤嬤就像是我的母親，我是真的把她當作親生母親啊！！」

小棠的聲音哽咽了，

『對不起……小棠…我真的不知道妳…』

「君河……和你沒有關係…是我沒有勇氣告訴你…」

　　這時小棠已成了淚人兒了，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平常活潑大方的小棠，真正的她是如此纖細，這樣的小棠，使我已經對她真正的心動，看這眼前淚眼婆娑的她，雖然心中有些不忍，但是如此真實的她，真的～好美～～，但我總不能就讓她這樣一直哭吧！我輕輕的將她摟進懷中，接下來～～～就和平常一樣，今天就這樣平靜的過去了。

　　隔天，我們兩個無言相視，無聲的四周，四目相接的片刻，感覺有些尷尬，首先打破沉沒的是小棠，

「看什麼看？沒看過女生哭嗎？」

我忍不住的笑了，

「你還笑！信不信我打你喔！」

她拿起琵琶，做勢要打，

『好好好～我不笑就是了。』

幸好氣氛總算是打開了，我也鬆了一口氣，身邊的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經過昨夜的長談，讓我更了解的小棠，而我們的旅行，就在這歡樂的氣氛中，繼續的進行著～～
惡鬥

　　旅程依然進行著，但是卻已不再平凡，正義感強烈的我，搭配上同樣怕無聊的小棠，這樣的組合，已經使我們倆成為武林中小有名氣的江湖俠侶，鎖顗每天幾乎都有人來找我們委託或者是尋仇，我們也不覺得麻煩，因為這樣使得我們的旅費也有了著落，反正來的都是江湖的三流小角色，只有偶爾才會有比較大角的來，只可惜還是不成我們的對手，但是……明槍雖易躲，暗箭總難防，有好多次我們差點被暗算，幸好都是平安收場，這一路上我們也經過了許多地方，每個景點皆是美不勝收，而今天我們這對俠侶，來到了神州大陸的一個有名的大城市，應該是洛陽吧！走在洛陽大街上，小棠還是止不住她那女人天生的購物慾望，我也只能認命了，
「君河，你覺得這個玉鐲子好看嗎？」

『嗯～很好看～』

「真的嗎？這是你第一次稱讚我耶～」

『是這樣嗎？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決定要買這個了～」

『我是沒什麼意見啦～但是．．．可不可以先請妳看一下行李，從下面數來第三層，然後打開來看看，因為那邊有一個跟妳手上一模一樣的東西…』

『唔！！呃……』

小棠臉上頓時多出了三條黑色的尷尬線，
「老闆，謝謝你喔～」

小棠放下手中的玉鐲，轉過身來看著我，

「楚．君．河～～～」

生物的本能告訴我，該是逃命的時候了，所以我不等小棠說下一句話，拔腿就跑，

「楚君河～你不要跑～給我回來～～」

雖然小棠離我還有一段距離，但是人未到，殺氣先至，我根本不敢停下來，因為我知道到停下來就沒命了，突然，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像我襲來，我趕緊停下腳步，回頭看著小棠，雖然她仍是怒氣騰騰，但我更擔心的是，那股真正帶有殺意的氣息，小棠見我停了下來，腳步也漸漸慢了下來，

「怎麼？你已經覺悟了嗎？看看你的表情，真的有夠誇張的耶。」

（天啊！她還以為我在跟她鬧，我是真的很擔心啊！）

突然，一個瞬間的金光一閃，幾個細微且不尋常的氣流衝向小棠，這應該是高級的暗器－蟬之翼，可是小棠現在沒有注意，一定沒有辦法閃躲，搞不好連格檔都沒有辦法，現在唯一的辦法……
『小棠！！！』

一個箭步向前，我將小棠快速拉進我的懷中，並且順勢轉個身，

「你…你在幹麻啦！大街上做這種事，你羞不羞啊？別以為這樣我就會原諒你」

我已經沒有時間解釋了，接著不到一秒之內，我的背部就感受到三處深入皮肉的疼痛，雖然我忍住沒叫出聲來，但是鮮血還是從嘴角滲了出來，

「咦？君河！！你怎麼流血了？你的背上怎麼會被暗器傷到？難道你！！」

小棠這才知道我為了保護她而受傷了，

『嘿嘿～怎麼樣啊，小姐？這下子可以原諒我了嗎？』

「你別說了！我原諒你～我原諒你，讓我先幫你處理傷口。」

小棠此時已是淚眼汪汪，我強忍著傷勢，

『這點小傷沒事啦～趕快把眼淚擦一擦吧，別讓人看笑話了，
那邊的朋友還在等我們呢！』

三名看似底子頗深的殺手，早在我中傷後就來到我面前了，

（這下可好～明槍暗箭一起來，有得打了）

小棠拭去眼框中的的眼淚，並轉過身去，

「你們竟敢欺負我的親親君河！饒你們不得！！」

『已經好久沒受過傷了！你們的運氣不錯，但是技巧有待加強，原本如果我心情好的話，還可以留你們一口氣殘活，但是…對小棠下手，
就怪你們父母不該把你們生在這個世上吧！！』

　　無人無語，四周沉默，戰鬥的開端，只在一個瞬間，一場惡鬥就此展開，雖然說憤怒的小棠威能異常，但是三名殺手亦非弱者，再加上我又受了傷，所以我和小棠只能略佔上風，然而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我手腳的無力感越來越重，看來那暗器有毒，竟然來陰的，真是小人，看來必須速戰速決了，把戰時拉長絕對不利，
『小棠～那暗器有毒，拖久了對我們不利，直接把他們解決掉吧！（小聲）』

「我知道了！！（小聲）」
「想不到對付普通的一流角色，竟然要用到這招。」

『沒辦法，誰叫他們那麼奸詐。』

「算了，當作是免費贈送吧～真是便宜你們了。」

『沒關係啦～反正也好久沒用了。』

「那就讓你們看看我們倆在江湖上為何會有如此的名氣。」

『獨家專利，史上最情侶技～』

「江．湖．無．悔』

三次重擊，

二死一傷，

受傷的那個順勢逃走了，
「哼！跑掉一個了。」

『算了～沒事就好，看來真的是太久沒用了，不然被打中之後還能逃走，
真的是太稀奇了。』

「算他好運，下次沒那麼簡單，對了！君河，讓我看看你的傷勢吧。」

『不用了啦～反正只是小傷，我自己來就行了。』

「不行啦～你已經受傷了，再加上剛剛又用去那麼多的氣力～」

『真的沒關係啦１我們還是先找地方休息吧……唔～』

（慘～毒已經蔓延了，不行！！不能讓小棠知道，拜託～再撐一下就好了。）

我開始冒冷汗了，呼吸也越來越亂，

「君河…你真的沒事嗎？你的臉有點蒼白耶，而且你的氣息好亂喔。」

『沒事啦！客棧就在前面，快吧！我有點累了……』

「好吧～」

（就快了～再一下下就可以了，可是我的腳變的好重，咦？小棠怎麼歪了？）

啪咚！

「！！君河，你怎麼了？快回答我啊，你別嚇我啊！」

（什麼？小棠妳說什麼？說大聲點，我聽不清楚，妳怎麼又哭了？不是說了沒事了嘛，我不喜歡妳哭耶～看來我真的累了，等等妳就把我拖到客棧去吧～）

「君河？君河！！君河～～～」

（我的視線模糊了，看來要好好睡上一覺了。）

楚君河暈了過去．．．

前世的羈絆

　　一幅奇特的景象，出現在熱鬧的洛陽大街上，一名妙齡女子，手上提著一大堆行李，不僅如此，她的背上還揹了一個昏迷的男子，雖是滿頭大汗，但她的腳步卻沒有遲疑，街上路人街投以好奇的眼光，卻沒有人出手幫助，
「有人可以幫我叫大夫嗎？有人受了重傷，請幫我叫大夫好嗎？」

沒有人回應，海雖是心急，但她仍不放棄

「君河，再忍耐一下，大夫馬上就來了。」

＂姑娘，出的什麼事嗎？＂

　　海棠發現有人在她身後這麼問著，便趕緊回過頭去，站在她身後的是位貌似孩童，卻能明顯感覺出成熟氣質的人，雖然有點驚訝，但海棠也不管那麼多了，先就楚歌要緊，

「對不起！我朋友受傷了，請你救救他！！」

＂那趕緊到敝宅吧，我幫妳請大夫。＂

［少主，這樣好嗎？］

＂沒時間了，救人要緊。＂

［是。］

※　　　　※　　　　※　　　　※　　　　※
溫家大宅

＂姑娘，先稍微歇著吧，大夫已經進去了。＂

「好的，謝謝你喔。」

海棠仍是心急如焚

＂寬心吧，妳朋友一定會平安的，對了，尚未自我介紹，在下乃是洛陽名門　溫家後代，敝姓溫，單名青，字思乾。＂

「我叫海棠，只是普通的旅行家。」

＂喔！！原來姑娘是在長安城享有盛名的海棠小姐，那妳朋友一定是楚歌－楚少俠了，我竟然有眼不識泰山，想不到今日搭救的是江湖上最有名的逍遙俠侶，
真是三生有幸。＂
「哪裡～是江湖的朋友不嫌棄，我們能遇到溫公子才是幸運，想不到溫公子如此能幹，小小年紀便將溫家一切打理的欣榮非凡。」

房門打開了，大夫走了出來，臉色沉重……
＂大夫，楚少俠的情況如何了？＂

『那位公所中之毒，老夫從未見過，老夫也只能暫時止住傷勢，老夫已經盡力了，還請溫少主另請高明吧～』
＂大夫，謝謝您。＂

『老夫先告辭了。』

＂大夫慢走，王叔～送客＂
聽到這個消息後，海棠瞬間的打擊，整個人失魂落魄的，
＂海棠姑娘，先別傷心，現在還不能放棄希望，我在幫你找更好的大夫，妳先去看看楚少俠的的情況如何吧。＂

「嗯…麻煩你了。」

海棠走進房中，

「君河？你醒著嗎？」

沒有回應……海棠的視線開始模糊，淚珠在眼框中打轉，

「君河…你趕快醒來啦…你再不起來，我就不理你囉……君河，你趕快起來啦…我不會再用琵琶打你了…也不會再亂買東西了…我現在只想要你醒來……」

人只要心一急，就會做出超越理智的行為，現在的海棠就是如此，

「哼！既然那個蒙古大夫治不好君河，我就直接把毒吸出來。」

海棠企圖以口對口的方式，將楚歌的毒吸出來，

「唔！！不行，這個毒的毒性太強烈了，我才剛碰到就被傳染了…不行…
我還要救君河…君河…你等我一下…我馬上就來救你……」

海棠的視線開始朦朧，意識也跟著模糊，整個人開始暈眩，

「…君河………」

終於，海棠也暈過去了。

※　　　　※　　　　※　　　　※　　　　※
「咦？這裡是哪裡？我怎麼會在這裡？君河呢？君河～～」

【此地乃是帝苑。】

突然有人在海棠的背後出聲，海棠嚇了一跳，轉過身去，看見一位半身人馬的男子站在她的身後，
「你是誰？我怎麼會在這裡？」

【吾乃黃帝大人之座下　英昭，吾等奉黃帝大人之命將汝帶來，來吧，
大人已經在等汝了。】

海棠就跟著應召來到了陰陽雙生樹下，

【大人，吾將人帶至了。】

《嗯～辛苦汝了，英昭。》

海棠滿腹疑問的看著眼前的男子，此人有著一股王者的氣息，但是卻非霸氣，
而是沉穩的逸氣，

《汝終於來了，吾等汝許久了，魃－吾之義女。》

「你是黃帝？你說我是你的義女？怎麼可能？君河呢？君河也在這嗎？」

《汝放心～楚君河不會有事，還有，吾想先讓汝看些東西，也許…
可以解開汝等之間的疑惑。》

黃帝拿了一卷手冊給了海棠，海棠仍是疑惑的打開了手卷，
〝．．．．．．．．．．．．

．．．．．．

然而，應龍、女魃雖是無法相見

但仍以心神交流

只可惜

水之應龍

火之女魃

天生註定不能相見，就算是心靈交會亦是……

受到制約效果的女魃

失去了美麗的容顏

連帶心性也跟著改變

進而殘害人間

人世間儼然形成了火之煉獄
天界得知後

遂命應龍前去征伐

天界最強二將終將兵戎相向

而且面對的是自己最愛之人

卻始終不得而知

之後

兩人大戰於黃泉海

女魃雖是心性改變

但對應龍之心意卻不曾變卦

女拔心中滿是無奈

出手處處留情

只可惜

毫不知情的應龍

出手卻是毫不留情

劍劍皆直取要害

片刻之後

女魃敗像已現

最後一招

應龍以氣御劍

形成一把巨大的冰霜之刃

而女魃以火舞戟
將戟具現成一隻鳳凰朱雀

兩人皆蓄勢待發

就在極招相對的前一刻

女魃將手中的戟化去招式

應龍不解
但無情的劍刃仍不偏不移的刺入女魃要害…

．．．．．．．．．．．

．．．．．．〞

海棠看到這哩，一陣驚覺，並從懷中拿出從楚歌那「佔領」的“古神殘卷”

「這些是……」

《不錯～正是汝守中殘卷之後續，汝等每一世的輪迴，我皆看在眼裡，可惜吾等對此卻是無能為力，只能盡量避免汝等的相見，這是制約的詛咒，汝等會在輪迴十次之後相遇，然且是永恆的禁錮，而每次的相遇，結果皆如同神卷一般，兩人必有一亡，吾之愛女　魃，為了不讓汝以後更加痛苦，吾選擇告訴汝真相，
吾所能做的只有那麼多，最後的結果，還是只有汝等能決定。》

「意思說…我真的是女魃轉世，而君河就是應龍囉。」

黃帝不語，

「那…君河會受傷，也是因為詛咒的關係嗎？」

《非也～此乃是其今世之血劫。》
「那這樣的話，你有辦法治好君河嗎？」

《辦法是有…但是…》
「不用擔心啦～只要可以讓君河好起來，剩下的事情我會自己處理。」

《這…好吧～既然汝決意如此。》
「對了！可以幫我回復以前的記憶嗎？這樣以後有些事情會比較簡單。」
《嗯～去創造屬於汝等之未來吧！這顆〝百毒沁淬〞拿去讓楚君河服下吧，
如此一來其便能回復了。》

「我知道了～謝謝你，義…義父。」
《哈哈哈～去吧，快去實現汝所希望的未來吧。》

「嗯！！」
一陣清聖光華之後，海棠從帝苑回到了溫家大宅……

《唉～吾等如此作為，究竟是對是錯？英昭，汝以為呢？》
【大人……】

無奈的無奈

　　回到溫家大宅後的海棠，立刻將手中的百毒沁淬讓楚歌服下，片刻之後，原先臉色呈現黑紫且冷汗不止的楚歌，漸漸地，紊亂的呼吸穩了下來，臉色也顯得紅潤許多，看見情況有所好轉之後，海棠心中的擔憂終於一掃而空，看著床上的楚歌，心中除了安心，亦多了一絲哀傷，海棠拿出了黃帝相贈的“古神˙祕卷”，
靜靜的看著那未知的結局，

〝．．．．．．．．．．．．

．．．．．．

原來女魃為了將應龍因觸犯天條所沾染到人間的濁氣轉移到自己身上

才會使其美麗的容顏變得如此醜惡

只可惜……

毫不知情的應龍

無情的水龍吟

早已刺穿女魃的身體

女魃沒有怨悔

只是放下了手中的神兵

嫣然一下

墜入黃泉海中

失去生命的女魃

返回最原始的純真

最純真的女魃

只保留了對應龍的情感

而在黃泉海上空的應龍

映入眼簾的是

女魃純真美麗的容顏

這才驚覺眼前的敵人

竟是自己十分思念

而且一直再尋覓的心儀女子

應龍後悔不已

但一切卻是無法挽回了

應龍奮不顧身地朝女魃飛去

緊緊地抱住女魃逐漸轉化成光華的身體

兩個人重重地跌入黃泉海中

但身體的疼痛卻怎麼樣也比不上應龍心中的悔恨

只想緊抱懷中伊人的應龍

卻是怎麼樣也不法在擁有了……

此後

受到冥界魔化的應龍

已無法再回到天界去了

沾染了魔氣

使它失去了雙翼

但應龍也不在意

他靜靜的刻著手中的女魃娃娃

坐在黃泉海岸旁

等待著海的彼端

會不會出現所期待的伊人……〞

「原來是這樣啊～」

看完“古神˙祕卷”的海棠，心中盡是感傷，突然，床上傳來一陣呢喃，
『嗚～嗯啊～～』

海棠趕緊將卷軸手起，

「親親君河，你終於醒啦！有沒有覺得哪不舒服的？」

『我沒事，對了！我昏迷了多久？這裡又是哪？』

「你已經昏迷了兩、三天了，不過你放心，當日你暈倒之後，我們就遇到了貴人，這裡是洛陽名門　溫家的住所，那天我們恰巧遇到溫家的少主人搭救。」

『原來還有這麼一段原由啊…』

「沒錯～不過你真的沒事了嗎？」

『都還好啦～不過可能是昏睡太久，手腳有些遲鈍了。』

「那～要不要來個小棠的鼓勵之吻啊？」

『呃……我想這個就不用了…（汗）』

「哼！不知好歹，別人想要還沒機會呢！不然你以為我的吻很廉價嗎？」

『不…不是啦…我的意思是…』

這時房門打開了，

我看到一位頗為年幼的孩子，

『這位是…？』

「喔～這位就是溫家少主，就是他救了我們。」

『嗯，這樣啊～那楚君河先謝過了。』

“楚少俠客套了，在下溫青　字思乾，看見你的神情如此鮮活，
想必是再海棠姑娘細心的照料下康復了，在下亦深感欣慰。”

『溫少主說笑了，叨擾數日，我們也應該告辭了，多謝相救』

“哪裡～何必客氣，只是舉手之勞而已，不在多待數日嗎？你傷體初瘉，
還是在多待數日，等身體情況好轉再走吧。”

『少主好意心領了，自己的情況我自己明白，少主請放心，況且如此高雅的地方，我這個粗鄙之人怕破壞了少主家的清幽。』

“那我也不強留了，路上小心，慢走。”

『少主請留步，不用送了。』

「溫少主再見～」

看著兩人遠去的身影，溫青感嘆曰

“吾之義女啊，吾雖為汝之義父，也只能幫妳至此了。”

再開的惡端

　　自從離開溫宅後，我發現小棠就變的怪怪的，常常若有所思的在發呆，但每每問她，她都說沒事，並巧妙的迴避這個話題，我也無可奈何，既然她沒有那個意願想告訴我，我也好意思去追問，而且我們的關係似乎變的有些微妙，不再像以前那般的活絡，我卻也找不出問題的所在，唯一沒問題的是，我們的旅程依舊進行著，經過了幾天的路途，我們到了江南，我們雇了一艘船家，靜靜地駛在江上，欣賞著江南美麗風光，
「哇～好漂亮喔～君河你看！那裡有天鵝耶～還有那哩，那邊的花也好美喔～」

『是啊～真的是很難得。』

「對了！親親君河，認識那麼久了……你好像還沒送過我花耶～」

『嗯～好吧！妳想要什麼花，我送給妳。』

「真的嗎？那……一百朵海棠花怎麼樣？可以送給我嗎？」

（哇咧～不說還好，一說就變成這樣（暈））

『耶……小棠啊，不是我不想送妳，可是現在妳要我去哪找那麼多的海棠花啊？而且數量這麼多，要花很多錢耶…』

「我不管啦～你自己說要買給我的～」

（又來了，饒了我吧～）

『好好好～妳先冷靜下來，好不好？』

「不要～不要～不要」

（算了…我認命了。）

『妳等我一下，我去找海棠花給妳。』

小棠靜了下來，滿臉疑惑的看著我，她大概想看我要去哪找海棠花，
我跟船家要了一張粉紅色的紙來，回到了小棠面前，
「你拿紙要幹什麼？我要花啦～～」

『妳先等等嘛～看清楚來～』

我用手上的紙，慿著我對海棠花的印象，左捏右折，好不容易把紙變成了海棠花，

『來！送妳！獨家技術，別的地方沒有喔～』

「這個是……紙花？」

『呃…我現在沒有錢嘛，所以先將就一下吧～，等我有錢以後，
我再買更多的海棠花給妳。』

小棠愣了一下，然後突然笑了出來，

「！！噗嗤～哈哈哈，君河你好可愛喔～」

『不要光笑我，有花拿已經不錯了，還笑…』

「那我也要送你一個禮物，你一定要好好收著喔！
我會不定時的檢查你有沒有帶在身上！」

『這麼神秘，到底是什麼特別的東西啊？』
「吶～拿去，本小棠親手特製的錢包，我稱它是

＂親親君河　愛之錢包＂」

我有點無言，但還是伸手接過了那個錢包，我看著手上個錢包，

是個水藍色的外型，正面有個大大的愛心，愛心中間有個類似〝我〞的東西，

雖然看的出來很用心，看是那樣的手工真的讓我不敢恭維，

我就連開口在哪都找不到，我忍不住問小棠，

『欸～小棠啊～妳說妳是「長安第一名伶」。』

「是啊～」

『而且才華洋溢無人能及。』

「沒～錯～」

『那為什麼我左看右看，上翻下翻，都感覺不出來這錢包有個「才」字呢？』

突然，熟悉的琵琶攻擊當頭棒喝，這一下敲的紮實，完全沒有殺氣，

也沒有任何準備動作，敲得我頭昏腦脹，看來小棠的技巧又進步了…

「哼！不解風情，這是我第一次做東西送人耶，也不想想我有多辛苦！」

『是～是～是，都是我不好，還請天下第一的海棠小姐，大人不記小人過，

是我失言了。』

「這還差不多～呵呵～」

看來應該是沒事了，笑鬧片刻之後，小棠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沉默了下來，

我察覺到這些許的不對，

『怎麼了？』

「沒有，只是想到一些事情…」

『什麼事啊～？』

我試著炒熱氣氛，

「君河～」

小棠突然很認真的看著我，
『什…什麼事？幹麻突然這麼認真？』

「如果哪天我不在你身邊了，那……你會怎麼樣？」

『怎麼突然說到這個，發生了什麼事嗎？』

「沒有啦～只是想到然後問一下而已，因為上一次你在洛陽為了救我而受重傷，如果當時你沒有救我，我現在可能就……」

『欸～不要說晦氣話，反正我還不是走過來了。』

「可是…我是怕萬一…」

『放心吧～以前多少的風雨，我們不也都平安渡過了。』

「嗯……」

『好了，別想那麼多了，開心一點吧。』

「好吧…」

　　在這樣微妙的氣氛之下，我們又過了幾天愜意的生活，告別了夢幻的江南，我們來到了天府的四川，經過了成都，我們決定停留數日，真不愧是擁有天府之國的美名，漢中的成都比起關中的京城、洛陽也絲毫不遜色，但如此美景，我們卻是無福享受，因為早在數日前，我們就發現有許多監視的目光在追蹤我們，我們不想招惹麻煩，因為怕破壞了我們的興致，但我們也不會坐以待斃，我們保持著一定的警戒，使其無從下手，但是，幾天下來，人數似乎有增加的情況，至少能察覺的是如此，沒有發覺的還不知有多少，看來對方有充足的準備了，近日之內應該會有動作，但我和小棠仍是照著自己的步調走，這幾天我們也將成都的風光收入眼中了，我們就這樣離開了四川，這次的旅程沒有目的，因為只要背後的朋友不散，到哪都是一樣的，我們來到某處的荒山野嶺，倏地，一陣不尋常的風迎面吹來，風中夾帶許多濃烈的殺氣，
『來了！！』

我和小棠拉起所有的警戒，風不平凡的律動，數十支的〝燕子翎〞朝我們飛來，巧妙的閃躲及格擋之後，近十名的殺手出現在我們面前，

｛朋友，成為〝幽燕征夫〞的目標，只能算你們運氣不好，我們也只是收銀買命。｝

（！！居然連〝幽燕征夫〞都來了，這下可好了。）
『朋友，既然已攔路欲留命，那…多說無益。』

『小棠，沒問題吧？幽燕征夫是江湖中最強也最有名的殺手組織，

聽說效率是百分之百，自己注意了。（小聲）』

「親親君河，放心吧，這些還只是普通的角色，只是人多而已。（小聲）」

『嗯～總之小心為上。』

一場惡鬥就此展開．．．．．．

悲鳴

　　雖然都曾遭遇過紛爭，無論大或小，我和小棠都是平安渡過了，但是，這是我們第一次被道上真正有名氣的人盯上，所以我們是特別的小心，數十名的殺手，雖是實力平平，但默契十足、攻守俱佳，連綿不斷的攻勢、滴水不漏的防守，看來是幽燕征夫的圍攻奇陣－〝燕翎索魂無生陣〞，只可惜，這些日子來，我和小棠的默契亦非虛傳，一人進攻，一人防守，時而攻守互換，時而虛招實式，琴聲劍網，交織成無所匹靡的配合，況且再完美的陣形，終有脈弱之處，幾翻往來之後，我已掌握陣眼所在，我打了個暗號給小棠，準備一股作氣突破此陣，我將數名殺手震開之後，借招式之力來到小棠身邊，突來的援助，僵局破除的瞬間，短暫的空隙，便是勝負的關鍵，
『小棠！！就是現在！』

「嗯！！」

『江．湖．無．悔～」

幽燕征夫的殺手見狀，竟是毫無怯意，看來是心中早有了準備，
｛吾以吾等之血滅吾敵，幽燕征夫誓死完成任務，死亡早已無所畏懼。｝

聽到這段話，就知道是幽燕征夫祕傳的玉石俱焚之招－『千子翎』，以自身之血駕馭暗器並融入全身功力，再將其釋出造成強大的破壞力，絕招相對，產生強大的衝擊力，強大的威力造成飛沙走石、草木盡摧，也震散了在場的眾人，幽燕征夫的殺手死傷過半，剩下的人也已無再戰之力，但是我和小棠也好不到哪去，身上多處早已掛彩，不過還好不太嚴重，
「呼～總算都解決掉了～」
『小棠～沒事吧？』

「那就要問你啦～看起有沒有好好保護我囉～」

『嘿嘿～那一定沒事啦～』

「哼！臭美，我都只有皮肉傷而已。」

『那就好。』

我們都鬆了一口氣，但幽燕征夫剩餘的殺手，似乎都沒有退離的意思，彷彿在等待著什麼，正當我們納悶之餘，一陣蟬鳴伴隨著清風迎面而來，突然，一陣濃烈的肅殺之意強襲過來，我和小棠都不禁退了一步，

〔朋友，風起了，蟬鳴了，你有聽見了嗎？〕

『誰？』

〔金風未動嬋先覺〕

『這個詩句是…！！』

〔暗送無常死不知〕

『遭了！！小棠～小心！是〝愁落暗塵〞！』

（可惡！沒想到連幽燕征夫的王牌殺手來了，看來方才的殺手只是為了消耗戰力而已，現在這情形，我也沒把握可以全身而退了。）

　　濃烈的殺氣注入在頂級的暗器上，射出後卻難以察覺，耳邊只依稀聽見蟬翼的鳴聲，千鈞一髮之際，一繼格擋之後，看見了擊落的暗器，果然，不愧是「蟬之翼」的創始者，威力果真非同小可，上次那些應該是仿冒品，難怪威力如此懸殊，如果才我再遲疑半刻，現在可能身首異處了，
〔朋友，招呼已經打過了，速戰速決吧！〕

『來吧！！」

　　極速的身法，對上絕妙的默契，兩者一時之間呈現五五局勢，戰局僵持不下，此時，愁落暗塵以虛招將我震開，小棠一個驚覺分神，愁落暗塵殺招以至，
小棠閃避不及，被擊飛到數丈之外，口中朱紅灑落一地，

「嗚～君…君河…」

『！！小棠～可惡！』

愁落暗塵神色冷如冰雪，

〔因為他人而情緒爆發嗎…還不夠成熟啊～〕

『納命來～』

　　愁落暗塵緩緩抽出自己的專用武器－無蟬翼，而我則手持忘然神兵－天泣，
絕世神兵交擊，瞬間擦出萬點星光，愁落暗塵舞動無蟬翼，冷冷殺意隨招蔓延，

無聲的無蟬翼，暗藏殺招、防不勝防，忘心無我的天泣，綿綿的瀟逸揮灑餘天地之間，無痕的天泣，飄邈無垠、難以突破，高手過招，各自驚覺，稍露破綻，

已是黃泉路口去又返，
戰鬥，已從黎明戰至黃昏，僵持不下的戰局，拉長的戰時，
是無視體力的流逝，是意志力的鬥爭，

〔難得的高手，實在可惜……來吧，最後一招，為這場華麗的一戰畫下終點吧，金蟬十三殺陣～〕

『龍翔斷九天～』

驚世之人發出驚天之招，無蟬翼化作十三支無聲殺招，霎時蟬聲四起，卻又暗藏殺機，天泣散出湃然正氣宛如翱翔九天之龍，一發招、兩混沌、三方高手、四面動容，雙極一會，轟然一響，天地變色，鬼神噤聲，就在兩人雙雙受傷之際，突然，天泣突破蟬翼殺陣，利尖直取不備對方，愁落暗塵退無可退，正當天泣將要次入對手心窩之際，散除的蟬翼竟重回無蟬翼之姿，無聲無情的穿出楚君河之軀，
半步之差，

楚君河，

敗！！
『這…為何如此…？就只差一步了……卻還…是…』

〔可敬的對手，能逼迫我至此的人，你是唯一，論武功，你確實在我之上，
但是論生存！你卻永遠不及我。〕

「君…君河……」

『小…小棠…對…對不……』

「不要啊～～」

俠星流逝，無奈一命天辭，

｛可…可是大哥，還有一個女的沒解決耶！｝
〔〝江湖無悔〞只餘遺憾，最後終成江湖傳說，回去吧。〕

｛是！！｝

「別走！接我一招…我要替君河報仇…」

幽燕征夫眾人無語，一陣清風過後，已不見其蹤，

「可…可惡！君…君河…你只是暈…暈過去了…對不…對？我…我帶你去

…找大夫…」

無蟬翼造成的傷口，散出似蟬的流影，持續湧出的鮮血，逐漸失溫的身體，曾經燦爛的風華，是否能再造傳奇，或是消失在江湖的洪流之中……

心願

『姑娘，您背上之人已死！』
這是海棠找過無數個大夫之後，所得到的唯一答案，但是她仍然不放棄，只可惜…體力的流失，以及不止的鮮血，使得海堂的意識漸漸模糊，現在支撐著海棠不倒的是，強烈的意志力和一絲的希望，但是事與願違，身體和精神早已超出負荷的海棠，終於不支倒地了，

※　　　　※　　　　※　　　　※　　　　※
不知道過了許久，海棠幽幽的醒了過來，

「嗯～這裡是…帝苑？」

【大人在等著汝等。】

「誰！？原來是英昭，你說義父在等我了？正好我也要找他。」

海棠與英昭來到了陰陽雙生樹下，

《魃　吾之義女，汝等今世的結果已經結束，吾十分欣慰汝能活了下來。》

「不！不對！這不是我要的結果，義父，你一定有辦法就君河，對不對？」

《逝者逝矣～天地法則如此，亡者已無方法能使其復生，
就算是吾等亦無能為力，亡者只能前往冥界，再進輪迴，等待重生。》

「不…不可能！不可能沒有辦法！冥界是吧，既然知道地點，
那我就過去把直接把君河帶回來。」

《沒有辦法，陽壽未盡之人，無法進入冥界。》

「那我就現在結束生命，然後帶君河走，就算天涯海角，我也不怕！」

《這…唉～英昭，勞煩汝等替吾帶領吾之義女　魃前往冥界，吾隨後便至。》

【是，大人，女魃小姐，吾等先行吧。】

※　　　　※　　　　※　　　　※　　　　※
幾個時辰之後，海棠一行人來到了冥界　黃泉海，
「我記得這哩，這裡是應龍與女魃決鬥的地方，感覺好悽涼…」

縱然感傷，海棠仍是放不下那如焚的心，停不下那迫切的雙足，終於…
海棠來到了奈何橋邊，看見了狀似行屍的楚歌，

「君河！！君河～你聽得見我的聲音嗎？」

『喔～怎麼會有陽壽未盡的人來這呢？嘿嘿嘿～不用叫了，早在他喝下忘川水時，就已經失去了五官知覺了，還是讓他早早喝下我的〝孟婆湯〞忘記一切，
等過了奈何橋就結束了，它是今天的最後一個人，讓我早點收工吧～』
「妳休想！我今天無論如何都要把君河帶走！！」

『那可由不得妳啊！想帶人走，那就看妳有沒有這能耐了！』
孟婆施展冥界弁天邪術，幻化無數分身，虛實莫測，海堂的武功絕非遜色，但面對如此強敵，再高的武藝，也無用武之地，不到幾刻鐘的時間，海棠敗像以現，危急之際，英昭出手相助，
『唷～這不是咱們的英昭大仙嗎？天界的神仙什麼時候開始管起冥界的事啦？你們還真有時間啊～～』
【…吾等僅奉命保護女魃小姐。】
『嗤！黃帝竟然為了私事而讓你們來搗亂，所謂的軒轅氏，也不過如此嘛～～』
【！休辱吾主！！】
一記憤怒之槍，震傷了孟婆，

『哈哈哈～想不到神仙也會殺人，那我不就早已成為神仙了～』

突然，一股沉重的壓力強襲在場的眾人，一道充滿霸氣的聲音傳來，

〔是誰在俺的地盤撒野～〕

『大王！』

來者正是統轄冥界的霸者　獄鬼王
〔英昭小子，今日前來俺的地盤擾亂，豈非欺俺冥界無人。〕

【吾等乃奉命行事。】

〔好個奉命行事，俺今天不給你一點教訓，改天你們就爬到俺頭上了，受死來～黃泉流　噬魂邪靈。〕

獄鬼王殺招起，吸收著死亡穢氣，形成強大邪能洪流，整個冥界為之震動

，其威力連英昭都備感壓力，逼命一瞬之際，黃帝幻化現身擋下殺招，

〔黃帝小子，咱們一向是河水、井水互不相犯，你今天這樣來俺這亂，

最好給俺一個交代。〕

黃帝不語，

「義父，讓我自己跟他說吧。」

《唉～～》

「獄鬼王，我今天是為了那邊的男子而來的，我要把他帶回陽間去。」

〔哈哈哈～俺有沒有聽錯啊？一個陽間的小姑娘，竟敢和俺冥界之主如此說話，佩服！佩服！只可惜此人已死，俺不可能因為妳而破壞規矩。〕

「那…我可以陪他一同步入輪迴嗎？」
此話一出，在場者無不震驚，

〔哈哈哈～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好！只要妳敢，俺可以通融，反正多了一個人俺也是沒差。〕

《這就是妳的心願嗎？魃……》

「義父…對不起…」

海棠走向楚歌，

「君河，我們走吧～」

海棠牽起無神的楚歌，兩人慢慢的走上奈何橋，海棠從孟婆手上接過〝孟婆湯〞，

「君河，原來我們倆早已註定不能在一起，如果…下被子我們又見面了，我一定會躲開你，躲得遠遠的，不會讓你發現……這樣你就不會傷心了……」
海棠強忍著眼框中打轉的淚珠，

「孟婆，妳剛剛說今天只差一個魂魄嗎？」

『嘿嘿嘿～是啊～小姑娘，後悔了嗎？』
「這樣的話…義父，小棠就先跟您說聲對不起了，也替我向君河道歉…」
《魃！難道妳…》

「獄鬼王，對不起啦～我可要違背諾言了。」

海棠語畢，將手中的〝孟婆湯〞一飲而盡，並且給了楚歌最後一吻，也為楚歌流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眼淚，海棠將楚歌推回奈何橋邊，瀟灑地轉身走向橋的另一端，然而，原先喝下忘川水，應該是失去五官知覺的楚歌，看著海棠逐漸遠去的身影，空洞的雙眼，竟也流下了眼淚，這兩道淚痕，所代表的意義是……

心心相印的無悔
　　獲得重生的楚君河，雖然擁有海棠以命交換的新生，但他的記憶卻也因此被抹滅，所以現在的楚歌，記憶回到和海棠相識之前，現在的他，仍是認為自己是個所牽掛的旅行家，楚歌來到了一個神州大陸上最大的城市－「長安」，沒錯～正是當初他和海棠相遇的城市，但他卻是沒有任何印象，只是對這個大城市感到新鮮，然而，只要是男人皆隊對青樓傾心，所以楚歌來到了長安的青樓之外，想也不想的就走了進去，剛進去，就看見一名歌妓在舞唱，突然，一個片斷的畫面瞬間閃過楚歌的腦海中，

『奇怪？剛才的畫面怎麼和眼前的場景如此相似…但是我又不曾去過青樓，怎會有這般的景象出現？而且賣唱的女子似乎也是不同的人……』
　　正當覺得納悶時，卻感覺到四週有許多還著敵意的眼光在看著他，不論是店小二，藝妓的小姐們，甚至是青樓的嬤嬤亦是如此，
（我是不是做了什麼事啊？為何他們都這樣看我，算了～我還是到別處看看好了，那感覺真令人備感壓力。）

楚歌逃離了眾人銳利的視線，往二樓走去了，來到二樓，楚歌也沒有多想，就直接進入了盡頭的房間，

『納悶～這的人怎麼都這樣看我？是我的裝扮看起來太樸素嗎？不會吧…還是說我沒叫姑娘的關係啊？我怎麼不知道還有最低消費……對了，我怎麼會走到這地方，看來今天的我真的怪怪的…』

啪咚～

突然間，某個手工藝品從楚歌身上掉了出來，
『嗯～咦？奇怪，我什麼時後有這個東西的？』

楚歌拾起了那個手工藝品，

『看起來…應該是個錢包吧～不過這實在不能稱得上精緻耶，我竟然連開口都找不到…我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手工藝啊？裡面好像有東西在，打開來看看好了，嗯～照理來說，一般錢包的開口應該都是在正面的正上方才是，那…正面應該是有圖案的這一面吧…還有～那愛心理的怪圖案到底是什麼啊？感覺上…好像是…有點像…〝我〞的東西耶～但這未免也太……算了，還是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新鮮的。』

楚歌「打開」了手上的錢包，望裡頭瞧，裡面只有一張信籤，基於好奇心，楚歌拿出那張紙籤，讀了起來，
「親親君河

　　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代表你正在想我，想棠我好高興喔～不過…這也表示我不在你身邊了，也許…你已經知道我們倆是不能在一起的，但是…請你不要難過，因為我跟你一樣難受，不過你放心，我喜歡你的感覺是永遠不會變的。

最愛你的海棠～　 」

『嗯～？這個名叫海棠的女子，好像跟我關係匪淺，可是～我怎麼連一點點的印象都沒有？是我在作夢嗎？還是我有精神分裂？真的越來越詭異了，咦？我的臉頰怎麼熱熱濕濕的？哇咧！！我竟然在流眼淚！而且完全不自覺！天啊～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突然，一陣光華包圍在楚歌周身，

『…這次又是怎麼一回事……』

（算了…我放棄了，隨便怎麼樣都好啦。）

光華過後，楚歌消失在長安青樓之中

※　　　　※　　　　※　　　　※　　　　※
刺眼的光芒使得楚歌不得不瞇起雙眼，當他再次睜開雙眼時，

發現自己身在一個奇妙的地方，一個宛如仙境的地方，

『怪哉～這裡又是哪裡啊？』

【此地乃為黃帝大人之〝帝苑〞】

『什麼人！？』

【吾乃黃帝大人之座下　英昭，隨吾來吧，黃帝大人等汝許久了。】

『黃帝……？』
楚歌與英昭來到了陰陽雙生樹下，

【大人，楚君河帶到了。】

《嗯～多謝汝了，英昭……唉～～》

一聲長嘆，一陣沉默，弄的楚歌莫名萬分，

『呃…請問一下，你是黃帝？那個上古千年的傳說人物－軒轅氏？』

黃帝頷首，
『我不是在作夢吧？對不起，因為在這之前我有遇到頗多怪異的事，

所以我現在很混亂…』

黃帝不語，

『呃…好吧～我相信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反正現在什麼都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我剛剛也才碰到一個我沒有印象的女子寫了一封信給我，而且似乎跟我很熟…』

《汝等所說之女子是否名為海棠。》

『對啊～你怎麼知道？真不愧是黃帝大人～』

《此等事情先行按下，有些東西事汝等必須知曉的，注意來。》

黃帝幻畫出一半透明之光幕，並施予簡單的陣法，隨後光幕開始慢慢出現畫面，內容表現出一對男女奇特的相遇過程以及日後相處的種種，

『這…這些是～？』

　　就在此時，黃帝手捻法指，再楚歌四周畫下咒印，這咒印正是當初黃帝為海棠恢復記憶的清聖咒印，半透明光幕的畫面仍在捲動著，宛如跑馬燈一般，逐漸回復的記憶，逐漸升溫的感情，終於，當楚歌看見海棠為他走向奈何橋的另一端時，縱使失去再多記憶，縱使只有片斷的印象，悲傷如潮水般湧入楚歌心中，這是樂觀的楚君河，第一次落下了男兒淚，
『嗚…嗚～哇～啊，小…小棠，為什麼…為什麼妳要這麼做～

為什麼要代替我～我…我不值得妳這樣做啊～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小棠會這麼做，你一定知道對不對？』

《汝等先行冷靜，雖然汝已回復了記憶，但那些皆僅為汝等今世之記憶而爾，汝等真正的宿緣，汝尚未明瞭，而這一切的一切皆紀錄在此冊之中。》

黃帝幻化出“古神˙祕卷”
『這是…古神殘卷？』

《正是～且是汝等迫切尋覓許久的完整收錄－“古神˙祕卷”》

楚歌在讀完“古神˙祕卷”後，情緒不再激動失控，而轉為冷靜憂鬱，

『所以說…我就是應龍轉世，而小棠就是女魃囉？而且小棠是因為恢復了前世的記憶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此乃吾之義女　魃所做出的決定，身為義父的吾等，亦無法改變其想法。》

『那…黃帝大人，能否請你也幫我回復前世的記憶？』

《吾之座下　應龍，這是汝之決定嗎？但如此決定已無法改變汝等今世之結果。》

『沒關係～就算是這樣，我也不能讓這千年的孤單，只留給小棠一個人承擔。』

《好吧，吾亦深信汝會以自己的方向來面對。》
『楚君河深感謝意！』
《嗯～去吧！吾之座下　應龍，汝等的未來就由汝之決定而出發吧，吾已無法在幫汝等了，剩下的只能靠汝之眼光，讓吾等看看汝之未來會如何吧？

吾至今仍對汝等之眼光深信不疑。》

『感謝您，黃帝大人，應龍在此告退。』

神聖的散天華再次籠罩楚歌周身，消失在帝苑中，

《吾最重視之二人，雖是個性迥異，但為自身重要之人所做之決定卻是完全相同，而且從來不曾猶豫，這都僅為巧合嗎？亦或是天命？汝等以為如何呢？英昭》

【黃帝大人……】

來世無盡

　　從帝苑回到長安的楚歌，重拾過往的記憶，身上所散發的氣息，已非過去了無牽掛、無憂無慮，而是轉為沉著、冷靜、成熟，以及幽幽的哀傷……

『原來…這就是我們的結局嗎？』

我再度看著手上的“古神˙祕卷”

『小棠…為何平常總是聰明非凡的妳會做出如此的決定……
這樣的決定只解決了妳今世的宿緣，卻留我一個人思念及痛苦…不過妳放心，

我馬上就會去找妳了，欸～我知道妳想拿琵琶打我，放心吧！我不會去自刎的，這是妳給我的重生，我會連同妳那份一起好好的活下去，不過…在此之前，

我必須去完成一件事…一件…我們未能一起完成的事…』

※　　　　※　　　　※　　　　※　　　　※
再次來到熟悉的地方，只可惜…我卻依然不知道這片山鄉雲野是什麼名字，

同樣的場景，同樣的事件，再次上演，

〔朋友，此次相約，讓我深感訝異，想不到你還能站在我面前，

雖然事前心中已有了底，但沒想到赴約的卻是你，另一位姑娘呢？

是不是不想再看到你那失敗的狼狽樣？咯咯咯～〕

『我承認你的生存慾望確實強烈，我雖然曾敗在你的手下，但我已獲得重生，
這是小棠留給我的，這是她的生命，雖然她不在了，但她的心永遠與我同在，

所以…不容許別人侮辱。』

〔喔～還真是令人感動啊，可惜啊～我能敗你一次，就能敗你第二次。〕

『多說無益，手下見真章，拔劍吧！』

〔來吧～讓你再次體驗死亡吧～〕

蒼天之泣、無蟬之翼，這場武人爭峰的最後一戰，秋風瑟瑟，蕭風幽幽，
繽紛落葉寂靜的瞬間，戰鬥就此開端，鄉野依舊，山雲肅殺之氣隱隱而起，
蟬翼輕飄，身未動，已是風雨之勢，天泣慢舞，足微挪，穩如泰山之姿，
蓄勁待發，兩人之間氣流逐漸加強，終至產生激烈衝突，目光交會，身影疾動，凶狠依舊的無蟬翼，殺招逼命，不留生機，重生再造的天泣，飄逸清幽，
更添蕭瑟，交會一劍，無限威力爆發，氣勢憾天動地，寧靜山野雲海的四周景物，竟被摧毀殆盡，頂尖的武者，心知最佳時機，劍光流影，惡戰再開，
快、是快地越犀利無情的冷，穏、是穏地沉若混沌自然的定，
〔天翼血紋斬〕

『神龍戲天水』

極招相對，山崩地搖，大地為之震撼，相互衝擊的兩人被震退數丈之遠，

楚歌虎口見血，愁落暗塵口嘔朱紅，高手過招不用繁多，勝負僅在傾刻之間，

就在此時，劍聲停止了，
〔哈哈哈～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好！你的武功仍在我之上，

那也讓我看看你的生存成長了多少，來吧！最後一招。〕
『過獎了，在此之前，我想問你一些問題。』
〔喔？還真是稀奇啊，這倒是引起我的興趣了，快吧，免得等會兒沒機會了。〕

『好～對你來說，什麼是情？』

〔嗯？殺手生涯不需要任何情感，破壞、崩毀、殘酷與無生，如此而已。〕

『是嗎？那…什麼是武？』

「這個嘛…武器乃殺手第二生命，失去了武器，但表著任務的失敗，

幽燕征夫不容許這般的發生。」

『原來…這就是你的武之巔峰，我敬佩你的忠心，也悲哀你的愚昧。』

〔或許吧～那你武的極限何在？〕

『現在的我，是為情而揮劍，但我以為武之巔峰是因揮劍而揮劍……

不過我可能已無法達到了…多謝你，使我更接近了武，來吧！最後一招，

這一招…給我最可敬的對手。』

〔很好，注意來，回憶一下讓你失敗的惡夢吧！十三金蟬殺陣～〕

『無情者傷人命，傷人者不留命

情˙殤』

同樣的人物，不同的心境，造就了意外的結果，

〔嗚噁…這…這就是你的…重生啊…甘敗…下風，愁…愁落暗…塵…今生…死而無憾…哈哈哈…原…原來…死亡…就是這麼回…事啊……〕

殺人者終歸人殺，即使忠心動情，但殺手的屠戮，猶原是不可抹滅的罪責，

『小棠…我完成了妳和我的遺憾，我終於可以放心去找妳了，這是我身為武人的心願，雖然雙手鮮紅，縱使變得無情，

但我想…妳會諒解的…而現在，我就找妳了…』

※　　　　※　　　　※　　　　※　　　　※
黃泉海

我們倆註定不能相愛的開端，我決定在這裡等妳，
時間…對於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靜靜的坐在黃泉海岸旁，
靜靜的折著海棠花，靜靜的等待著，我不在乎要等多久，只在乎我可以等多久，小棠，妳要快點來喔～我帶了海棠花來，這一次…我絕不會吝嗇只送妳一百朵，咦？朱紅色的鳥？那不就是“古神˙祕卷”中所記載，小棠輪迴的其中一世嗎？『小棠～小棠～小～棠～』那隻朱紅色的鳥沒有理會我，只是朝著黃泉海的那端飛去，雖然有些失望，不過沒關係，我會繼續等下去，不論要多久的時間…
一年　　兩年　　三年…

十年　　百年　　千年…

即使用永恆的時間來等待………

～Ｅｎｄ

ｂｙ情海漂風

２００７／６／２９
